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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园子里生活学Ґ工作了11年，度过

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年华。回ཤ看看，我

ⵏ的愿意޽重复一遍。䜭䈤我们60后是最

ᒨ福的一代人，ӰѸ䜭䎦上了䏏，我㿹得

一点也不ཨ张。

ж、↠ᢉ↙⵶ҁⲳẜ҆䱕

刚进清华，正好䎦上学生文㢪社ഒᚒ

复，我就加入了学生民Ҁ队，担任二㜑首

席，并在丣Ҁ室民Ҁ教授王䴷寰的啃࣡下

担任民Ҁ队ᤷᥕ。1983年，文㢪社ഒ集中

班ᚒ复，我৸ᒨ运地成为了“文革”后第

一批集中班成员。也正是集中班的ᚒ复，才

有了清华大学史上的第一支电声Ҁ队的䈎生。

大㓖是1982年或是1983年੗，民Ҁ队

ᩎ了一个专场╄出，其中有一个民Ҁ䖫丣

Ҁ╄ཿ，主要由我和“大白勘”一起张罗

㕆曲ᩎ的。䛓个时ى刚刚开始能ཏੜ到

䛃丽ੋ的歌，非常喜欢，所以就ᢂ带改

   从清华早期校园歌曲开始：
一路歌声，一生欢笑

○胡 杨（1978 级土木）

㕆了两首，╄出后ᖸ受同学们的欢迎。后

来集中班成立后，我们傜上ᜣ到的是组一

个电声Ҁ队。因为集中班的各位同学䜭有

“大白”系ࡇ的外号，比如大白勘、大白

⥚、大白⤬、大白㖺、大白㙇子、大白㨌

等，所以我们决定启用“大白”Ҁ队这个

名ᆇ。ᧂ㓳了几次后，我们就计划在地下

伏堂开始我们的第一次专场，就是ઘᵛ㡎

会。 
学生会文㢪部的主管也是社ഒ㡎䑸队

的ညඔ同学，负责给我们发海报宣Ր。写

海报时他㿹得“大白”Ҁ队名ᆇ太൏，就

自作主张地写上了“白ẖ”Ҁ队的名ᆇ。

清华史上第一支电声Ҁ队“白ẖ”就这ṧ

䈎生了。

这之后，白ẖҀ队在ઘᵛ㡎会╄出ធ

ធ就成为了常态。只不过，地下伏堂太小

了，后来䗇䖜九伏堂、г伏堂，最后落㝊

在西大依঵，场地总算ཏ大஖。䛓个时

海⏰区只有两个⇿ઘ䜭有现场Ҁ队的，ى

ઘᵛ㡎会：一个是中关ᶁ的ᰡߠ场，ਖ一

个就是清华的西大依঵。ն是我们的㡎客

多，因为⾘价ׯᇌ场子大，所以ઘ䗩的▞

⭧▞ྣ们䜭来清华䐣㡎。我们Ҁ队的成员

也成为了学生中最ᰙ“发䍒”的，因为⇿

个ઘᵛ䜭有5ඇ人民ᐱ的Ҁ手收入，所以

我们能ཏ经常ݹ顾大学生之家ਲ਼ཌᇥ。

当时，中关ᶁᰡߠ场的Ҁ队是科学院

的，他们会ᖸ多㘱歌，水平也比我们高。

֒㘻䘇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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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与他们抗㺑，我们只好走ᦧᖴ，ᩎ最

新的歌曲，比如䛃丽ੋ的、张行的、罗文

的、ઘ峰的、陈⩣的，等等。我ᢂ带的功

ཛ就是䛓个时ى㓳出来的。

刚刚开始时，我们是⋑有ᷦ子啃的，

就去清华丣Ҁ室的ԃ库里᢮来一Ӌ不用的

啃，᤬ࠁ了几个，޽加上ߋҀ队的小ߋ啃

就算是个改㻵的ᷦ子啃了。正㿴的电子⩤

也⋑有，ն正好学生科协有自己组㻵的电

子⩤，我们称之为“拍打牌”电子⩤。因

为有时ى电䐟接䀖不好，需要拍打一下才

会出声。ਖ外，䘈要༷好一个手仾⩤，以

防拍打不成的时ى⍮上用场。

㡎会保安请的是学生↖术队的同学。

因为校外来的վ素质青年及小地Ⰾ们经常

来㡎场争仾ਲ਼䞻，所以要有专业的保安。

当时我们的经验就是，如果出现争੥或ᯇ

⇤，Ҁ队一定不能ڌ→╄唱╄ཿ，不让争

ᢗ双方得到关⌘，这才能不把事情ᩎ大。

记得有一次╄ཿ朱᰾⪋的《等到᰾年的这

一天》，因为有人打ᷦ，Ҁ队৽复N次，

㻛ᠿ称等到后年了。

Ҁ队有ᷦ子啃、吉他、䍍ਨ、键ⴈ、

༿ေཧ吉他、小号、长号、㩘克斯。记得

当时小号手正在䘭Ḁ校㣡，总是要下㡎⊐

去䲚校㣡䐣㡎，ᩎ得我们Ҁ队只好以别的Ҁ

ಘ来ᴯᦒ。小号手䘈振振有䇽：“我们੩号

的太䗋㤖，力≄活，需要常常Ձ᚟一下。” 
我们的啃手单ߦ良是文㢪社ഒ的⤜唱

╄员，ն是他打啃的时ى不能同时唱歌，

于是吉他手的机会到了。时不常地我就开

始了㡎会现场唱歌。当时唱张行、ઘ峰的

比䖳多一Ӌ。记得有一次Ҁ队中场Ձ᚟

放丣Ҁ时我去邀请班㣡䐣㡎，然后向她੩

ై刚才唱歌的是我，她不以为然地䈤：

“ଖ，我䘈以为是个ྣ歌手在唱。”好ቤ

ቜĂĂ

1985年文㢪社ഒ去৖门、福ᐎ等地ᐑ

╄。我们䘈实地考ሏ了当地的商业㡎场。

৖门当时是䐏深圳一个级别的特区，各方

面比䖳开放先进一Ӌ，㡎场也是。记得䛓

是一个地下防空设施改㻵的㡎场，㻵؞非

常专业，丣响好，Ҁ队也好。Ҁ队刚刚开

始，我们就䘛不及待地上场㘙㘙起㡎，

只是发现当地人并⋑有起身进场的意思。

等到两三首歌曲过后，当地㡎客才㕃㕃入

⊐。后来才⸕䚃，这是当地的㿴⸙，前几首

歌曲是供人欣䍿的，不是给大家伴㡎的。

键ⴈ手李国华（1984级电机）的加

入，让我们Ҁ队水平提ॷ了一个台䱦。

后来，“㘱ᑞ㨌”离校了，键ⴈ手李同学

继续未ㄏ事业，重组Ҁ队，改名为ေ肯

（Weekend）Ҁ队，延续着青春的᭵事。

二、ᰟᵕṗണↂᴨ  

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ᲊ会，张᰾᭿

把流行唱法带进了内地，也陆续带来了在

台⒮已经流行过的台⒮校园歌曲。其实在

园子里，在台⒮校园歌曲打入大陆之前，

ⲳẜ҆䱕൞␻঄㾵ཝ侣঻ઞᵡ㡔Ր╊࠰Ⱦ

ঋ߬㢥、㜗ᶞ⧦൰╊୧Ʌ䘕ࡦɆȾഴѣ䭤ⴎѰ

ᆜ⭕〇অ㠠ᐧ⹊ਇᆿ㻻Ⲻćᤃᢉ⢂Ĉ电子⩪θ

ᐜ �ѰᇘѨ啉ᢁ䱾呵⌘δ���� 㓝ᐛ⢟ε



ੈˁ清华

清华校友通讯40

我们就已经有自己的校园歌曲了。

第一届清华歌声╄唱会是在1982年，

在清华主楼后঵举行。与后来的台⒮校园

歌曲和޽后来的校园民䉓不同，尽管䜭是

学生们自己写的，这Ӌ歌曲基本上䘈是沿

用㘱的方法：手仾⩤伴ཿ，由歌ࢗ唱法或

民族唱法的文㢪社ഒ合唱队业务僘干╄

唱。所以基本上写䇽是一个人，写曲是一

个人，歌者是一个人，手仾⩤伴ཿ৸是ਖ

外一个人。

1981年成立了清华学生吉他社，哴ᲃ

䖹（1979级计算机）和⢏文殊（1977级自

动化）是吉他社僘干。记得⢏同学的൏造

电吉ᆳ是他自己ᔴ的“法制ಘ”，就是把

ᵘ吉他的声丣䖜ᦒ为电声的吉他᭸果ಘ。

我在1983年൏ᵘ系结8班毕业੺别╄出时

䘈ُ用了一下。ᦞ䈤第一届清华歌声╄唱

会上⢏同学和白同学的原创作૱主要是用

吉他和ቔ克里里伴ཿ的。

当时在清华丣Ҁ室有几个教授，其中

ⷯ至善教授是专门教作曲的。在学生文㢪

社ഒ的ᰇ号下，有一个作曲班，就是由ⷯ

教授ᤷ导。第一届清华歌声╄唱会也基本

上就是作曲班的作业展示了。我因为不是

作曲班的，⋑有参加第一届比䎋，所以对

䛓一次的细节不是太清ᾊ。

ᦞ了解，作曲班的同学也不䜭是第一

次接䀖作曲。其中有清华附中考进清华的

丁┘、ᴮ莹，他们以前在附中王⦹⭠㘱师

（㪇名ݯㄕ歌曲作者）的影响和ᤷ导下，

步接䀖了一Ӌ作曲的理论和实䐥。ਖࡍ

外，1977级的学生有一Ӌ从社会上来的，

如白硕、㘱顾，上大学前ᴮ经也在工ল、

农ᶁᩎ过一Ӌ歌曲创作。

尽管⋑有参加第一届清华歌声╄唱

会，我䘈是在第一时䰤ਲ਼了㶳㸩。我是在

民Ҁ队王䴷寰教授的影响下开始作曲的，

处ྣ作写于1980年或1981年的᳁ٷ。᳁ٷ

ᖸ漫长，班里的同学䜭回家了，只有家在

新⮶的㪻平同学因回家距离太远㘼选择留

守学校。㪻同学给我写了ሱؑ，其中有他

的䈇《⿻੏》。这首《⿻੏》就成为了我

的处ྣ作。后来由合唱队“㪇名⭧杂丣”

本班陈康胜同学╄唱，刘ᏽ同学手仾⩤伴

ཿ，参加了第二届清华歌声╄唱会并获

奖。记得这首《⿻੏》ᴮ经᤯到ⷯ教授䛓

请求ᯗ正，教授ᴠ，旋律优美，结构␧ݯ

ҡ。近40年后，㪻同学᢮专业人士为此歌

㕆曲，也得到类լ的评价——这首歌拍子

有点ҡੰ。

第二届清华歌声╄唱会大ᾲ是1983年
在大礼堂举行，基本上䘈是䐏第一届同ṧ

的⁑式。我们班上去唱了一首小合唱《清

华，清华》，记得开ཤ是这ṧ的䇽：清华

清华，响亮的名ᆇĂĂ因为不⸕䚃㘱校歌

的ᆈ在，所以㛶子ᥪ大，就ᜣ写首校歌出

来唱唱。同班同学陈ᲃ᰾和陈康胜也作

曲，其中陈康胜的《小船》一曲是他்酒

்多了以后⚥感大发,在酒侶开的发⾘㛼

面写下的曲谱。

1983年清华学生文㢪社ഒ在⊏㣿ᐑ

╄，我们把䍮海东（1977级力学）作䇽、

⢏文殊作曲的《我们大学生活》ᩜ上了㡎

台，由⇥新⤜唱，小Ҁ队伴ཿ。这也是清

华文㢪社ഒ第一次把吉他ᩜ上了正式╄出

的㡎台，由曲作者⢏文殊ᕩཿ。

1985年清华学生文㢪社ഒ在福建ᐑ

╄，我也⁑ԯ张᰾᭿的曲仾写了一首《春

的播种》，由单ߦ良╄唱，小Ҁ队伴ཿ。

ਖ外在从上海到৖门的船上，我们白ẖҀ

队㤖于无╄出曲目，䙬着键ⴈ手李国华写

了一首ಘҀ曲，成为了他的处ྣ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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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唱队的民族唱法ྣ声僘干王ᲃ律也

自己写歌。一首《校园春䴘》由民Ҁ队伴

ཿ，䝽上王同学ఢఢ⭌⭌的声线，╄出᭸

果ᖸ不䭉。

当年白同学喜欢上了տX号楼的一位

ྣ生，常常ᣡ着ቔ克里里在ྣ生的デ户下

面唱情歌。记得白同学作曲、䍮海东作䇽

的一首《֐带走了一⡷云》成为了文㢪社

ഒ⭧ྣ对唱的保留曲目。ᖸ有意思的是，

这首歌后来㻛称之为北大的校园民䉓。因

为白同学后来考入北大读研究生，在ᗀ小

平的张罗下出版了一ⴂ⻱带，这首歌也㻛

收入出版发行，ᦒ了个校ᗭ。

䛓个年代，北京大学生文㢪≷╄总是

在广播学院和清华之䰤争名次。记得有一

年刘天礼作曲的《校园里有一ᧂ年䖫的白

杨》由广播学院╄出并获奖。这首歌后来也

㻛䇔为是北京ᰙ期校园歌曲代表作之一。

三、ࢃṗണ≇䉙

1986年12月12日，清华主楼后঵，第

三届清华校园歌曲大䎋成功主办。这次大

䎋与之前的两届“清华歌声”╄唱会有ᖸ

多的不同。第一，这个时ى因为已经有

台⒮校园歌曲Ր入大陆，“校园歌曲”这

个名䇽就直接㻛ᕅ用了，㘼之前的“清华

歌声”㻛ᣋ弃。“╄唱会”也㻛改为“大

䎋”，紧䐏当时流行的术语。第二，这一

次打开了校门，请来多位㪇名的䇽曲作家

当专家评委，如҄㗭、谷建芬、王䬝、王

ᲃዝ、王健等。第三，大多数的作૱䜭是

以唱作人的形式੸现出来，也就是䈤，大

多数歌者就是䇽作者（或曲作者）。第

四，大多数的唱法已经是流行唱法（当年

称之为“通؇”唱法）。

其实䈤起这个第三届清华校园歌曲

大䎋，就不得不䈤一下在这之前主办的

清华通؇歌曲大䎋。通؇歌曲，因为张

᰾᭿1984年的到来㘼在内地遍地开㣡，到

1986年的时ى，已经是通؇歌曲火得不行

了，一Ӌ唱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䜭ᚘ

不得改行去学唱通؇。㘼“ေ⥋”Ҁ队

（WHAM！）现场丣Ҁ会、世界和平年

的《We Are the World》电视直播，《让

世界ݵ满爱》Ⲯ名歌星╄唱会以及ፄ健的

《一无所有》⁚空出世，䜭推动了通؇唱

法的䗵䙏流Ր。

然后大家䘈发现这个通؇唱法起点ᖸ

վ，五丣全了，有点节ཿ感，լѾ就可

以唱歌了。ః子不好的৽㘼成为了有⋗

ẁ感、有深度的ḷ记。也就是䈤，是僑子是

傜，拉出来䚋䚋，⋑准֐就是一歌星的ᯉ。

ੜ过了多年的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之

后，突然有自然㘼৸不ཡ美感的通؇唱法

出现，大家䜭是一ネ㴲地推ጷ，在清华也

不ֻ外。主楼后঵的清华大学第一届通؇

歌曲大䎋观Շ⠶满，ᶱ受欢迎。其中1981
级൏ᵘ系的吉他三重唱英文歌曲《ᐤ比

伦⋣》ᖸ好ੜ，∛无ᛜᘥ地获得比䎋第一

名。因为三位同学䜭ဃ㛆，㻛称之为“㛆

三组合”。

然后就自然㘼然地有了第三届清华校

园歌曲大䎋的唱法䖜向。当时唱通؇唱法

的有㪻䫱ޥ、ᆻḟ、罗ᆿ、㛆⌃、何东、

㜑杨、哴之䱣等，䜭不㓖㘼同地ᣡ起吉他

唱起了原创。《我把心ݯ融进⩤声里》

《一走了之》《⇽亲的⋩⚟》《中⿻》

《相聚何ᗵ只᰾日》等歌曲䜭出现在这届

比䎋中。其中䖫ᶮ᜹快的《祝福֐去远

行》（㜑杨䇽曲）获得了大䎋第一名，《友

䈺ࡇ䖖》（ᆻḟ䇽曲）获得了第二名。

ᖸ有意思的一个小ᨂ曲：专家评委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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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王健㘱师对我们的大䎋评价ᖸ高，以至

于䎋后几天专程从෾里来清华“䟷仾”，

将部分歌谱歌䇽ᮤᮤ齐齐地ᢴ了下来。䛓

个年代⋑有复印机，只有靠手ᢴ了。几

个月后，由王健㘱师作䇽的《✋ݹ里的ྸ

ྸ》䈎生，不⸕有多ቁ⚥感是从《⇽亲的

⋩⚟》中“䟷仾”㘼获得。（《⇽亲的

⋩⚟》作䇽邱ḟ（1980级机Ỡ），作曲㜑

杨，1986年北京电视台首届BTV歌䎋优秀

歌曲奖。）

12月ᓅ正好有一个北京电视台的首届

BTV歌䎋，我和㪻䫱ޥ作为清华的代表直

接参加到了选拔䎋中，并亪利通过ࡍ䎋、

复䎋，进入决䎋。

中央Ҁഒ的Ҁ队现场伴ཿ，我和㪻同

学唱了《我把心ݯ融进⩤声里》和《⇽亲

的⋩⚟》。这是清华的校园原创歌曲第一

次走出了校园，走进了社会，伈进了北京

地区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的㙣ᵥ中。记得

1994年有一位北京㉽的学ᕏ䐏我䈤，他把

䛓场比䎋的电视䖜播ᖅ了下来，一直保ᆈ

着。当时我们是得了╄唱第三名——优秀

作૱奖。

比䎋期䰤，评委之一的谷建芬㘱师问

㪻同学愿不愿意去谷建芬声Ҁ培䇝班，㻛

㪻同学一ਓ回㔍，ᢈ辞ྣᴻ友在美国，要

去美国留学。当年谷建芬声Ҁ培䇝班䜭收

了ӋӰѸ人˛刘欢、䛓英、孙ᾐ、∋䱯

᭿ĂĂ

由于参加比䎋，我䇔识了一Ӌസ内人

士。其中有中央Ҁഒ的Ҁ手，同时也在ᑞ

唱⡷社物色新人，于是㪻䫱ޥ和我就有了

第一次进ᖅ丣Ἂ的机会。当时是中国电影

丣像出版社⢥的ཤ，把当年俉⑟流行的一

Ӌ歌㘫唱一次，同时加入一首我写的ॺ原

创作૱《问䳱ݯ》。当年年䖫人喜欢看⩬

⪦的小䈤，我为了讨好当时的ྣᴻ友，就

把《䳱ݯ在林Ồ》的这首䈇给谱了曲，唱

给同学们ੜ，大家䜭䘈ᥪ喜欢的。当时好

像是给了50ݳ人民ᐱ的は䍩。

䛓ⴈⴂ带有王䘚、王ᲃ㣣、⭠䴷、㪻

同学和我。由王䘚操࠰㕆曲，北京最好的

Ҁ手和ᖅ丣师制作，⟜了几个ཌ就把ⴂ带

ᖅ制完成。《问䳱ݯ》应䈕是校园原创歌

曲里最ᰙ商业出版发行的歌曲了੗。䛓时

是1987年春节前后，离校园民䉓《同Ṽ的

Ր遍大㺇小ᐧ䘈有两千五Ⲯ多天。因《֐

为是⩬⪦的䇽，后来邱ḟ同学৸重新ປ了

一版䇽，改为《问⠅ݯ》。

傜上৸接到中国ᖅ丣ᖅ像总公ਨ੤海

዇导╄的邀请，参加中国星海ᶟ歌䎋，ᖅ

唱了亲今的作૱《ㄕ年的校园》、我和邱

ḟ合作的作૱《他们䈤》。在天⍕体育侶

现场╄唱，天⍕电视台直播，《中国青年

报》ཤ版ཤᶑ报导了我们的╄出。

记得我们当时是第三个出场。第一个

㜑月、第二个㭑国ᒶ现场䜭唱䐁调了。䖞

到我们业余的上台，੤导当场决定ٷ唱对

ਓර。果不其然，╄唱会的第一个小高▞

出现在我们的二重唱。尽管现场᭸果ᖸ

好，䘈是㻛我同ቻ䰛勇义同学（合唱队⭧

中丣，考入清华前在部队文工ഒ专业唱

歌）在看电视直播时一⵬看ク，䈤我的ਓ

ර对不上出来的声丣。

后来㪻䫱ޥ同学毕业去了四ᐍ，ᘉ

Ѿ他的出国事ᇌ了。我⋑有了⧙伴，只

好᢮վ年级的ᆻḟ（1983级环ຳ）、罗ᆿ

（1984级力学）等一起⧙。䛓个时期，不

⸕为ӰѸ我们䜭喜欢重唱，好像一个人⋑

法唱լ的。我们参加了北京市“⢑ѩᶟ”

吉他ᕩ唱比䎋并获奖，৸在Ḁ次╄唱会中

ⲫ上了首䜭体育侶的大㡎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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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ᓅ，我也要去美国读博士了。

临走之前，于立ኡ、袁ࢁ䳴等ᑞ我举办了

一次“㜑杨《是䐟就走》੺别清华校园原

创歌曲╄唱会”。请了李㭊、金得ଢ、ઘ

ᰇ刚等╄唱హᇮ，䇽作者邱ḟ、㤳波、张

⻺、哴▞等䜭到场支持并ᵇ䈥了部分歌

䇽。䛓一ᲊ唱了23首原创歌曲，在中国大

陆的校园丣Ҁ也应䈕是历史上第一次੗，

ശ满地⭫了一个ਕ号。

四年后的1994年，《同Ṽ的֐》和

校园民䉓在神ᐎ大地流Ր开来，㜑杨博

士此时在美国已经ᤆ家带ਓ地在讨生活

了ĂĂ

回ཤ望望走过的䐟，有䛓Ѹ多的青春

美好记忆，㘼䛓Ӌਔ㘱的旋律ࡉ加深了这

Ӌ记忆。在这个过程中交到的ᴻ友，也是

发自内心最ⵏ䈊的䛓种。有这Ѹ一个爱

好，ⵏ的ᥪ好。直到现在，我䘈ڦ尔写写

歌、唱唱曲、ᕩᕩ吉他。一䐟的歌声，一

生的欢笑。

2019年7月13日，毕业典礼后ᮤ一

ઘ。ޝ点䫏Ґᜟ性醒来，ਲ਼了ᰙ依，把Ṽ

子收᤮干߰。⌑了一ᶟ૆஑，඀到电㝁

前。清Ი的䱣ݹ䘿过デ子⍂进ቻ里。放几

首喜欢的丣Ҁ，开始ᮢ下这Ӌ文ᆇ。

我在清华求学12年，获得理学学士、

经济学硕士、经济学博士三个学位，分别

在物理系、经济管理学院、五䚃ਓ金融学

院三个特色勌᰾的院系就读。学生生⏟要

划上ਕ号了，用一ਕ话ᾲ括清华教育教会

了我ӰѸ，我ᜣ是“自强不᚟、৊ᗧ载

物”这八个ᆇ。“西ኡ㣽㣽，东海㥛㥛，

੮校ᒴѕ，ᏽ然中央”。⇿次唱㘱校歌，

䜭不㿹⌚目。12年了，清华我爱֐。

2001年刚到清华，᛺䇦于清华之大。

༿日的清华园，ޝ教东ח的林㦛䐟一⵬望

不到ཤ。这Ӌ年里，无数次在清华园里走

过，校园里所有小䐟䜭可如数家珍。主楼

和大礼堂前，我ᴮ数十次亲手ॷ起国ᰇ。

⇿ઘ䜭会有新生来看ॷᰇ，仪ԇ队里஺号

子的就是我。ઘ日仪ԇ队会在主楼前广场

我在清华大学求学十二年
○李文喆（2001 级物理）

䇝㓳，ုߋ、队ࡇ、正步。我⡦⇽ᖸ喜欢

我在仪ԇ队⸛正了站ု。队员们至今保持

着密切联系，对⾆国的热爱、对国ᰇ的责

任让我们走到了一起。

经管学院的伟伦楼布满了教师的办公

室，⇿䰤办公室䜭ึ满了书，仅能容一人

落ᓗ。“所䉃大学者，非䉃有大楼之䉃

也，有大师之䉃也”，用来形容经管学院

ᚠ如其分。这里的教授学问վ调㘼华丽，

㘱师们并不热㺧于上Ⴢ体、ᨿ热点，ত⭈

඀冷ᶯࠣ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为国家培养经

济管理的栋梁之才。即使在我从经管毕业

后，ᚙ师ӽ多次给我ᤷ点和支援。记得有

位㘱师刚出ᐞ返京，就䎦来参加论文答

䗙，一到现场就䈤：“因֐是经管学院的

学生，我才一定䎦来参加。”一ੜ此言，

心中᳆意⎼动。

万人（现名“观⮤园”）、㍛㥶、

十四伏堂（现名“丁俉园”）、十伏堂

（现名“ੜ⏋园”）大㓖是我就佀最多的

几个伏堂。由于学校大㿴⁑兴建并调ᮤᇯ


